
二十年目睹
之怪现状
(上)

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 编   寒  天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 431 .25 印张   968 .76 万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 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1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    定价:1352 .00 元



内 容 简 介

作者吴沃尧(1866—1910),近代小说家。又名宝震,字

小台,号茧人,后改趼人。广东南海佛山镇人,故自称我佛

山人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机械局任编译。1897 年办《消闲

报》,接着又办《采风报》、《寓言报》等。1903 年开始为梁启

超在日本创办的《新小说》创刊号写小说,先后发表《九命奇

冤》、《痛史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。在不到 10 年时间

内,创作内容涉及讲史、公案、言情、家庭、社会、历史等多个

方面,成就突出,有“小说巨子”之称,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家之一。

《二十年目睹之现状》为其代表作。该小说从主人公

“九死一生”奔父丧开始,到其经商失败止,通过 20 年来的

见闻和遭遇,广泛揭露了晚清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,具

有反帝反封建倾向。反映的生活面较广,官场、商场、洋场、

医卜、星相、三教九流,包罗了当时的政治、道德、世态人情。

作品描写生动,揭露尖刻。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腐败政治的

愤慨,表达了改良社会、国富民强的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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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回  
送出洋强盗读西书

卖轮船局员造私货

“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,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,从来没有

人敢影射他招牌的。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,明明说是京都同

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,这分明是影射招牌,遂专打发了一个能

干的伙计,带了使费出京,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。这伙计既到

上海之后,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,他其中怕别有因

由,而且明人不作暗事,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,他也没奈我何,

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 ? 想罢,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。

他一见了之后,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,早已猜到了几分,

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。那伙计是北边人,直爽脾气,便直告

诉了他。他听了要告,倒连忙堆下笑来,和那伙计拉交情。又

说:‘我也是个伙计,当日曾经劝过东家,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

得的,他一定不信,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。好在吃官司不关

伙计的事。’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,和那伙计缠着谈天。把

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,便留着吃饭,又另外叫了几样菜,打了

酒,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,便扶他到床上睡下。”

子安说到这里,两手一拍道:“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 ?

那时候,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,还是写在纸上,糊在

板上的。其余竖招牌,一个没有。他把人家灌醉之后,便连夜

把那招牌取下来,连涂带改的,把当中一个‘仁’字另外改了一

个别的字。等到明日,那伙计醒了,向他道歉。他又同人家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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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会,方才送他出门。等那伙计出了门时,回身向他点头,

他才说道:‘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,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

才可告。’那伙计听说,抬头一看,只见不是同仁堂了,不禁气

的目定口呆。可笑他火热般出京,准备打官司,只因贪了两

杯,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。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,了无

忌惮起来。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,跟着人家出来逛逛,也

是有的。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,没处想法子,却走到妓馆里打

茶围,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。人家报了巡捕房,派了包

探一查,把他查着了,捉到巡捕房,解到公堂惩办。那鸦头急

了,走到胡绘声那里,长跪不起的哀求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,

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,保了出来。他因为辑五两个字

的号,已在公堂存了窃案,所以才改了个经武,混到此刻,听说

生意还过得去呢。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,倘使常在上海,不知

还要闹多少新闻呢。”德泉道:“看着罢,好得我们总在上海。”

我笑道:“单为看他留在上海,也无谓了。”大家笑了一笑,方才

分散安歇。

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,或早上,或晚上,也到外头逛一回。

这天晚上,忽然想起王伯述来,不知可还在上海,遂走到谦益

栈去望望。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,因到帐房去打听。乙庚

说:“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,说是进京去的,直到此时没有

来过。”我便辞了出来。正走出大门,迎头遇见了伯父。伯父

道:“你到上海作甚么 ?”我道:“代继之买东西。那天看了辕门

抄,知道伯父到苏州,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,谁知伯父已动身

了。”伯父道:“我到了此地,有事耽搁住了,还不曾去得。你且

到我房里去一趟。”我就跟着进来。

到了房里,伯父道:“你到这里找谁 ?”我道:“去年住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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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,遇见了王伯述姻伯,今晚没事,来看看他,谁知早就动身

了。”伯父道:“我们虽是亲戚,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,你可少亲

近他。你想,放着现成的官不做,却跑来贩书,成了个甚么样

了 !”我道:“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,他才告病的。”伯父道:“撤

任也是他自取的,谁叫他批评上司 ! 我问你:我们家里有一个

小名叫土儿的,你记得这个人么 ?”我道:“记得。年纪小,却同

伯父一辈的,我们都叫他小七叔。”伯父道:“是那一房的 ?”我

道:“是老十房的,到了侄儿这一辈,刚刚出服。我父亲才出门

的那一年,伯父回家乡去,还逗他顽呢。”伯父道:“他不知怎

么,也跑到上海来了,在某洋行里。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

的,告诉了我。我没有去看他。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,

不必去找他。家里出来的人,是惹不得的。”正说话时,只见一

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,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。伯父看了,

便对那人道:“知道了。”又对我道:“你先去罢,我也有事要出

去。”

我便回到字号里,只见德泉也才回来。我问道:“今天有

半天没见呢,有甚么贵事 ?”德泉叹口气道:“送我一个舍亲到

公司船上,跑了一次吴淞。”我道:“出洋么 ?”德泉道:“正是,出

洋读书呢。”我道:“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,又何必叹气呢 ?”德

泉道:“小孩子不长进,真是没法,这送他出洋读书,也是无可

奈何的。”我道:“这也奇了,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 ? 既是小

孩子不长进,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。”德泉道:“这件事说出

来,真是出人意外。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,多了几个钱,多

讨了几房姬妾,生的儿子有七八个,从小都是骄纵的,所以没

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。单是这一个最坏,才上了十三四岁,

便学的吃喝嫖赌,无所不为了。在家里还时时闯祸。他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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恼了,把他锁起来,锁了几个月,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。他得

放之后,就一去不回。他老子倒也罢了,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

障。有一夜,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,一个个都是涂

了面的,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,临走还放了一把火,亏得救

得快,没有烧着。事后开了失单,报了官,不久就捉住了两个

强盗,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。你道是谁 ? 就是他这个儿子 !

他老子知道了,气得一个要死。自己当官销了案,把他找了回

去,要亲手杀他,被多少人劝住了,又把他锁起来。然而终久

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,于是想出法子来,送他出洋去。”我道:

“这种人,只怕就是出洋,也学不好的了。”德泉道:“谁还承望

他学好,只当把他撵走了罢。”

子安道:“方才我有个敝友,从贵州回来的,我谈起买如意

的事,他说有一支很别致的,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,找不出

一个来,除非是人家家藏的,可以有一两个。”我问是甚么的,

子安道:“东西已经送来了,不妨拿来大家看看,猜是甚么东

西。”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,打开一看,这东西颜色很红,内中

有几条冰裂纹,不是珊瑚,也不是玛瑙,拿起来一照,却是透明

的。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,却一时说不出他的名来。子安笑

道:“这是雄精雕的。”这才大家明白了。我问价钱,子安道:

“便宜得很,只怕东家嫌他太贱了。”我道:“只要东西人家没有

的,这倒不妨。”子安道:“要不是透明的,只要几吊钱,他这是

透明的,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。不过贵州那边钱贵,一吊钱差

不多一两银子,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。”我道:“你的贵友还要

赚呢。”子安道:“我们买,他不要赚,倘是看对了,就照价给他

就是了。”我道:“这可不好。人家老远带来的,多少总要叫他

赚点,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,那里有照本买的道理。”子安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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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妨,他不是做生意的,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,焉知他不是

二十吊呢。”我道:“此刻灯底,怕颜色看不真,等明天看了再说

罢。”于是大家安歇。

次日再看那如意,颜色甚好,就买定了,另外去配紫檀玻

璃匣子。只是那小轮船,一时没处买。德泉道:“且等后天礼

拜,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,要送来看,或者也可以同那如

意一般,捞一个便宜货。”我问是那里的朋友,德泉道:“是一个

制造局画图的学生,他自己画了图,便到机器厂里,叫那些工

匠代他做起来的。”我道:“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,怎么肯代

他做这顽意东西 ?”德泉道:“他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,今天

做一件,明天做一件,都做了来,他自己装配上的。”

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,见那远房叔叔,谈起了家里一切事

情,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,非但没有修理祠堂,并把祠内的东

西,都拿出去卖。起先还是偷着做,后来竟是彰明较著的了。

我不觉叹了口气道:“倒是我们出门的,眼底里干净 !”叔叔道:

“可不是么 ! 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,办事很有点见地,说是

到底出门历练的好,姑娘们一个人,出了一次门,就把志气练

出来了。恰好这里买办,我们沾点亲,写信问了他,得他允了

就来,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。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,只当

学生意,看将来罢了。”我道:“可有钱用么 ?”叔叔道:“才到了

几天,还不曾知道。”谈了一会,方才别去。我心中暗想,我伯

父是甚么意思,家里的人,一概不招接,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

在,还要叫我不要理他,这才奇怪呢 !

过了两天,果然有个人拿了个小轮船来。这个人叫赵小

云,就是那画图学生。看他那小轮船时,却是油漆的崭新,是

长江船的式子。船里的机器,都被上面装的房舱、望台等件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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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。这房舱、望台,又都是活动的,可以拿起来,就是这船的一

个盖就是了,做得十分灵巧。又点火试过,机器也极灵动。德

泉问他价钱。小云道:“外头做起来,只怕不便宜,我这个只要

一百两。”德泉笑道:“这不过一个顽意罢了,谁拿成百银子去

买他 !”小云道:“这也难说。你肯出多少呢 ?”德泉道:“我不过

偶然高兴,要买一个顽顽,要是二三十块钱,我就买了他,多可

出不起,也犯不着。”我见德泉这般说,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

的,索性走开了,等他去说。

等了一会,那赵小云走了。我问德泉说的怎么,德泉道:

“他减定了一百元,我没有还他实价,由他摆在这里罢。他说

去去就来。”我道:“发昌那个旧的不堪,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

外面的,也还要一百元呢。”德泉道:“这个不同,人家的是下了

本钱做的。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,吃了皇上家的饭,教会

了他本事,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,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,不

应该杀他点价么 !”我道:“照这样做起私货来,还了得 !”德泉

道:“岂但这个 ! 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,小巧得

很,卖两块钱一个。他们局里的人,买了一个回去,后来局里

做出来的,总有二三千个呢,拿着到处去送人。却也做得好,

同外国来的一样,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。”我问甚么叫镀

镍,德泉道:“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,外国名字叫 Nickel,中国

译化学书的时候,便译成一个‘镍’字。所有小自鸣钟、洋灯等

件,都是镀上这个东西。中国人不知,一切都说他是镀银的,

那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。其实我看云南白铜,就是这个东西。

不然,广东琼州山黎峒的铜,一定是的。”我道:“铜只怕没有那

么亮。”德泉笑道:“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。你看元宝,又何尝

是亮的呢 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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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道:“做了三千个私货,照市价算,就是六千洋钱,还了

得么 ?”德泉道:“岂只这个 ! 有一回,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

西,照插銮驾的架子样缩小了,做一个铜架子插笔。不到几

时,合局一百多委员、司事的公事桌上,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

西的。已经一百多了,还有他们家里呢,还有做了送人的呢。

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,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,要买四五百钱一

个呢。其余切菜刀、劈柴刀、杓子,⋯⋯总而言之,是铜铁东

西,是局里人用的,没有一件不是私货。其实一个人做一把

刀,一个杓子,是有限得很。然而积少成多,这笔账就难算了,

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。私货之外,还有一个偷。⋯⋯”

说到这里,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道:“你到底出甚么价

钱呀 ?”德泉道:“你到底再减多少呢 ?”小云道:“罢,罢 ! 八十

元罢。”德泉道:“不必多说了,你要肯卖时,拿四十元去。”小云

道:“我已经减了个对成,你还要折半,好狠呀 !”德泉道:“其实

多了我买不起。”小云道:“其实讲交情呢,应该送给你,只是我

今天等着用。这样罢,你给我六十元,这二十元算我借的,将

来还你。”德泉道:“借是借,买价是买价,不能混的。你要拿五

十元去罢,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。”说罢,到里间拿了一张庄

票给他。小云道:“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,你就给我洋钱

罢。”德泉叫子安点洋钱给他,他又嫌重,换了钞票才去。临走

对德泉道:“今日晚上请你吃酒,去么 ?”德泉道:“那里 ?”小云

道:“不是沈月卿,便是黄银宝。”说着,一径去了。德泉道:“你

看,卖了钱,又这样化法。”

我道:“你方才说那偷的,又是甚么 ?”德泉道:“只要是用

得着的,无一不偷。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,大门外面,设

了个稽查处,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。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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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的煤,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,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,所

以准局里人拿到家里去烧,这名目叫做‘二煤’,他们整箩的抬

出去。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 !”我道:“照这样说起来,

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么 ?”说话时,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

看。德泉道:“今日礼拜,我们写个条子请佚庐来,估估这个

价,到底值得了多少。”我道:“好极,好极 !”于是写了条子去

请,一会到了。正是:

要知真价值,须俟眼明人。

不知估得多少价值,且待下回再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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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回  
试开车保民船下水

误纪年制造局编书

当下方佚庐走来,大家招呼坐下。德泉便指着那小轮船,

请他估价。佚庐离坐过来,德泉揭开上层,又注上火酒点起

来,一会儿机船转动。佚庐一一看过道:“买定了么 ?”德泉道:

“买定了。但不知上当不上当,所以请你来估估价。”佚庐道:

“要三百两么 ?”德泉笑道:“只化了一百两银子。”佚庐道:“那

里有这个话 ! 这里面的机器,何等精细 ! 他这个何尝是做来

顽的,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,可以做大的,里面没有一样不

全备。只怕你们虽买了来,还不知他的窍呢。”说罢,把机簧一

拨,那机件便转的慢了,道:“你看,这是慢车。”又把一个机簧

一拨,那机件全停了,道:“你看,这是停车了。”说罢,又另拔一

个机簧,那机件又动起来,佚庐问道:“你们看得出来么 ? 这是

倒车了。”留神一看,两旁的明轮,果然倒转。佚庐又仔细再看

道:“只怕还有汽筒呢。”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,果

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,就像箫上的“乙”音。佚庐不觉叹道:

“可称精极了 ! 三百两的价,我是估错的。此刻有了这个样

子,就叫我照做,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,但是白费了工夫。那

倒车、慢车、停车、放汽,都要人去弄的,那里找个小人去弄他

呢 ?到底买了多少 ?”德泉道:“的确是一百两买来的。”佚庐

道:“没有的话,除非是贼赃。”

德泉笑道:“虽不是贼赃,却也差不多。”遂把画图学生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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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的话说了。佚庐叹道:“这也难怪他们。人家听见说他们做

私货,就都怪学生不好,依我说起来,实在是总办不好。你所

说的赵小云,我也认识他,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。他在里面

当了上十年的学生,本事学的不小了。此刻要请一个人,照他

的本事,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,也没有请处。他在局里,却还

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,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,你叫他怎么够

用,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 ? 可笑那些总办,眼光比绿豆还小,

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,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,求总

办派他个差事,起点薪水。你猜总办说句甚么话 ? 他说:‘起

初十两八两的薪水,不够他坐马车呢。’”我道:“奇了,怎么发

出这么一句话来 ?”佚庐道:“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,被他碰见

了一两次,才有这话呢。本来为的是要人才,才教学生,教会

了就应该用他,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,给了他钱,他化他的,你

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 ? 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,回来

了也不用,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,当律师翻译的。我

化了钱,教出了人,却叫外国人去用,这才是‘楚材晋用’呢。

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,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。

你道这都不是总办之过么 ?”

德泉道:“其实那做总办的,那一个懂得这些。几时得能

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。”佚庐道:“我又懂得甚么呢 ! 不过有

一层,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,虽不敢说十分出色,也可以少

上点当。你们知道那保民船,才笑话呢。未开工之前,单为了

这条船,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,打出了船样,总办看了,叫

照样做。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,叫梁桂生,是广东人,

他说这样子不对,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、照他的舵怕转不过

头来。锅炉厂的委员,就去回了总办。那总办倒恼起来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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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:‘梁佳生他有多大的本领 ! 外国人打的样子,还有错的么 ?

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 !’委员碰了钉子,便去埋怨梁桂生。桂

生道:‘不要埋怨,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。就照他做

罢。’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。好容易完了工,要试车了,总

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,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。

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。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,才望见闵

行的影子。及至要回来时,却回不过头来,凭你把那舵攀足

了,那个船只当不知。无可奈何,只得打倒车回来,益发走的

慢了。各官员都是有事的,不觉都焦躁起来,于是打发人放舢

舨登岸,跑回局里去,招呼放了小轮船去,把主人接回。那保

民船直到天黑后,才捱了回来。

“这一来总办急了,问那外国人。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。

谁知修了个把月,依然如故。无可奈何,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

量。桂生道:‘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,但不知有走了

样没有,如果走了样,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。’总办道:‘外国

人说过,并不曾走样。’桂生道:‘那么就问外国人。’总办道:

‘他总弄不好,怎样呢 ?’桂生道:‘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,那里

会做不好 ? 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,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

了。’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,气的又不敢恼出来,只得和

他软商量。他却始终说是没有法子。总办没奈他何,等他去

了,又叫了委员去商量。那些委员懂得甚么,除了磕头请安之

外,便是拿钱吃饭,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。所以商量

了半天,仍旧没法,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。桂生道:‘这个有甚

么法子呢,只好另做一个。’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道:‘那么怎样

报销 ?’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,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

了,才换上一门舵,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,这才走得动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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